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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是在不断努力和成功中滋长的
人的自信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必须通

过成功！成功才会有自信。孩子生下来就
在学习，生下来就在努力，从活动自己的身
体，从抓住一个东西，到学说话、学走路，每
一个进步，都是对自己的肯定，成长的过程
就是确立自信的过程。

付出努力是自信的前提，成功如果不是
自己努力得来的，就不能证明
自己的能力，从而获得自我肯
定。同样，努力而总是失败，自
信心也无从建立。自信不会凭
空产生，自信是在不断努力和
成功中滋长的。

失败本身并不可怕，每一
个孩子学走路的时候，都是摔
过无数跤的，但那时候为什
么没有影响到他的自信呢？
因为我们大人的宽容。我们
知道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没有人会苛求他。学步的孩
子，即使走得晚一点，姿势差
一点，大人仍然是疼爱的，呵
护的，没有人会因此而将他归入另类，报以
白眼。更重要的是，孩子终究能学会，每个
孩子最终都能走路，他成功了，他必然能成
功，这就是他力量的源泉，更是他继续上进
的基础。

长大以后就不一样了，大人们渐渐不能
容忍孩子摔跤，不能容忍他的落后。一方面
是孩子的个人意识增强，对自己要求更高，
而学习的东西更复杂，更不容易达到目标；
另一方面是大人不宽容，将失败的压力加倍
放大。这些就构成了一种可怕的环境，更可
悲的是，他再也不是必然成功了，也许失败
之后还是失败。成绩不好的孩子，很可能是
一直不好，甚至越来越差。孩子在这样的境
况下，还怎么可能像小时候那样，从容快乐
地学习？

长大以后的学习就成了一种可怕的生
涯。

这其实是个误区。孩子的失败并不是他
无能，而是目标和能力没有匹配。如果他努力
了而达不到目标，那就是失败，就是打击，就是
对他自信心的扼杀。目标过高，压力过大，会
让人感到力不从心，从而产生自卑和焦虑，
出现一系列的心理问题。

我们为什么不把目标定
低一点？

儿子在小学低年级时，成
绩一直不好，学校年年举办学
科竞赛，一年两次，他从没得
过一次奖。看见别人拿着大红
的奖状，儿子有点羞愧，我总是
心平气和地说，没关系，你能够
跟上，不是班上最差的，已经很
不错了。儿子慢慢赶上来，学
习越来越轻松，到三年级下学
期的时候，他终于拿到了一个
数学的奖，其他科成绩也处于
中上水平了。这在其他家长看
来，也许只是个很平淡的表现，

但我已经很满意。我对儿子说，人生犹如马
拉松，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坚持到最后才是
赢。我希望的不是最好，是越来越好。

每一步都有合适的目标，每一步都能获
得成功，总趋势是越来越好，这样的人生才
是踏实快乐的。

成功是人生的营养，没有成功的生活必
然是畸形的。几乎所有问题儿童，都是正常
秩序中的失败者，得不到正常的成功，他们
只能从别的途径寻找肯定，比如沉溺游戏的
少年，比如一些走歪门邪道甚至犯罪的孩
子，那都是他们寻找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

你想让孩子成为怎样的人，就让他在那
个方面获得成功吧。给他机会，给他宽容和
鼓励，帮他得到成功——小小的成
功，会把他带向更大的成功。

父亲成了我的秘密侦探
乒乓帮助我们缓和彼此之间的紧张气

氛。我的堂弟郎逸峰的到来也起到了同样
的作用。逸峰比我小 6个月。他从沈阳来北
京和我们住在一起，因为他也很有音乐天分，
吹单簧管吹得很棒。他的到来让我高兴坏
了，感觉就像是多了个弟弟。我们有很多共
同的兴趣，像任何兄弟姐妹一
样，我们性格也有很多不同。

逸峰那年10岁，但行事已
经俨然像个十几岁的青少
年。他喜欢和朋友聚会玩乐，
不爱练习音乐，能躲得过就
躲。他交的朋友多是演奏木管
乐器和铜管乐器的，他们不需
要像弹钢琴的或是拉小提琴的
训练得那么辛苦——至少在我
看来是如此。因为父亲同时需
要照管逸峰，无形中减轻了他
在我身上施加的压力。

堂弟的到来很大程度上
改变了我们这个小家的氛围，
但有一件事没有改变，那就是我考上音乐学
院的决心。

天气酷热的时候，我练着琴，父亲会在一
只盆子里添满水，让我把脚放进去降温。如
果我快要热晕了，他会拿本书给我扇扇子，有
时候扇上三个小时。当天气转冷，天寒地冻
的时候，他不仅给我穿上大衣，而且把他的大
衣也给我披上。如果我的手指冻僵了，他会
一直揉搓我的手指，直到血液循环正常为止。

最重要的是，父亲成了我的秘密侦探。
他会穿上他从沈阳带来的警察制服，混进音
乐学院——家长是不允许进学院的。在学
院里，他会查看各种宣传告示，看谁在开大师
班，他就会混进去听。如果那位校警发现了
他，把他请出来，他会在走廊里逗留着，等校警
走了，再悄悄地回到房间里。如果他再次被请出

来，他会站在教室外面，耳朵贴着大门，努力
倾听里面的弹奏和解说。如果一位声誉卓
著的老师上一堂不对外公开的课，他也会重
施故技。

到了晚上，他会把他学到的东西报告给
我，而他的心得对我总是很有帮助。比如说，
如果他上了一堂大师班，授课老师向学生们演

示了如何以一种更抒情的方式
演绎肖邦，他回来后会给我解释
老师的方法，然后耐心十足地坐
在那儿看着我现学现卖。

他说：“单跟着赵教授学还
不够。赵教授只是很多老师中
的一位。他的方法很好，但是
如果我们把其他的方法也学来
了，把它们应用到你的技巧中
去，那你就会成为第一名。”

我的心情总算又重新好
转，但即便是在我最开心的时
刻，我也可能会突然感到一份
无法安慰的哀伤。春节快到了，
即便是工厂工人，这时也会休假

回家探亲。我想和母亲、姥爷、爷爷、奶奶一起过
春节，和亲戚家的孩子们一起吃饺子，看电视上
的春节联欢晚会，那是我们除夕的必备节目。

我到蔬菜市场向二叔哭诉。我央求他
去游说父亲。二叔却跟我讲了一个我已经知
道的事实：父亲是个固执己见的人。二叔告诉
我有一部叫《洛奇》的电影，说的是一个训练中
的拳击手一定要赢一场很重要的比赛。每天
他什么都不想，只是跑步、训练、击沙包、练习拳
击动作。什么都不能让他分心。二叔把我比
作洛奇，把我爸比作洛奇的教练，而教练的责
任就是让每个人都和我保持距离。

我知道二叔是对的，但那并没有减轻
我不能回家过春节的痛楚。除非我再见
到母亲，什么东西都没办法减轻我
的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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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溪给父母说了去“准岳父”家的事
老大一会儿，一家人相对无语。要不是

易萧萧要起身去倒水，大家或许还不知道怎
么把话头拾起来，继续说下去。

“你们俩，在一块儿也好几年了。我和
萧萧她妈的意思，结婚的事你们两个自己做
主吧，根据你俩的经济情况，感觉什么时候
合适，我们就什么时候帮你们张罗。”

费溪唯唯诺诺地听着“准
岳父”的话。陷入沉思中的费
溪知道，结婚需要花费老大一
笔钱。这笔钱对于此时艰难支
撑着房贷的他和易萧萧来说，
可谓天文数字。接连喝了几口
清香的茶水，费溪就顺着易萧
萧和她父母的闲聊，说了自己
今后一段时间的打算以及现在
的工作情况。

“你的情况，我和萧萧她妈
也经常讨论。你和萧萧在麦城
的工作也只能是临时的，不是
什么事业单位。要是干不好，
说不定什么时候工作就没了。
现在你们又还着房贷，所以现在不能随便换
工作。但可以像你刚才说的，适当干份兼职，
趁着年轻别嫌累。”

“说不准今天还在这上班，明天就没活
干了。所以平时能节省的时候就节省点，过
日子就是省出来的。钱挣得再多，不会过日
子，一点钱也存不下。真要有什么事，你俩
在麦城人生地不熟的找谁去。”

想起没买房前和易萧萧月月光的生活，
他禁不住就连声“唔”着赞同了这种说法。实
际上也是如此，如果从工作以来费溪就知道
过日子，或许买房的首付款就不用他父母再
去贷款。同样，如果会过日子，在盛世豪庭合
法后，就不需让他“准岳父母”帮他们出钱了。

吃过午饭，费溪在易萧萧的陪送下去了
长途汽车站。此前还担心要怎么在“准岳父

岳母”家过夜，由于蓝逸的一个紧急电话，费
溪只好在今天下午赶回麦城。

回到麦城，虽然对蓝逸让他第二天到公
司紧急处理一个方案的事很抱怨，但想到至
少让他不用再为住宿“准岳父岳母”家作难，
费溪心里多少宽慰了不少。

在与面条为伍的两三天时间里，费溪想
了很多事。其间，他给在老家的父母打电

话，说了去“准岳父岳母”家的
事。谈到和易萧萧结婚的事，
费溪父母说给他们查查日子，
弄好了后再给他电话。

听到又是老一套的那些吩
咐，费溪心里有些不耐烦起
来。但孩子结婚在他们老家是
大事，母亲的埋怨让费溪有些
顺从了。挂了电话，他瞧了一
眼日历表，离那扎眼的 28号没
几天了。

易萧萧回来了，费溪回到
家后看到了易萧萧留的字条。

易萧萧娟秀的字迹一点一
点收拢着费溪散尽心痛的心

情。看到最后，沉闷地生了一会儿气，情绪
冷静下来的费溪，坐在马扎上打量起徒有客
厅的房间来。易萧萧说的也没错，现在他们
除了每月要还贷供养的房子，还没有什么。
远的不说，但就这个空荡荡的客厅里，除了一
张只供两人吃饭的简易饭桌和马扎外，什么也
没有了。卧室里就更别提了，大学毕业时买的
三合板做的简易床，他们已经睡了好几个年头
了。越想越感觉对不起易萧萧的费溪，有些理
亏地起身靠近了卧室门。

轻轻地敲了几声门，费溪细声细语地说了
一些可人心的好听话。易萧萧抹不过面子坚持
了大半个小时。见实在受不了费溪那措辞铿锵
的说叨就打开了门。要不是想开了，费溪或许还
一根筋地拗到底。话也说回来，结婚对男
女双方来说，的确是一辈子的大事。

他们年龄在２２～３２岁，从事着不同的职业，拿着不一样的薪水，拥有不同的出
身，却同样开始为房而愁。随着谈婚论嫁年龄的到来，在“先买房，还是先结婚”，在“嫁
给房子，还是嫁给爱情”的纠缠之中，最终为“无房不嫁”的观念所屈服，沦为房奴。

家教
课堂

作者从一个教育专家的视角为广大父母传达了她人性化的家教理念：孩子的
培养是一次充满喜悦的发现之旅，平凡的孩子也能培养成才！在这个神奇的过程
中，只有孩子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

韩峰去派出所调出了他想要的资料
韩峰知道，曲明生只有一儿一女。韩峰

问了问两个年轻人的相貌，多少有些收获。
案情渐渐露出头角。只是曲明生公司里没
人注意到，曲明生出车祸前有什么异常表
现，都说曲明生老实，不太爱说话，但办事认
真，从没出过差错，很多大单领导都交给他
经手。

胡金诚戴副眼镜，年纪 50
岁左右，看来快退休了。韩峰
说明来意后，问道：“你没有去
参加他的葬礼吗？”

胡金诚道：“那时我正忙着
业务，实在抽不出时间来。而且，
我们的关系也很普通，只是平时
业务上有所交叉。”胡金诚点燃一
支黄果树牌香烟，递给韩峰，韩峰
摇手表示拒绝，并问道：“他出事
前有什么异常举动吗？”

“我不是很清楚，那时我们
已各做各的了。不过，他出事
前几天，好像帮人做了一笔大
的业务，开始他有些兴奋，后来就有些失落，
我以为是投资方没有足额兑付理财金。”

“哦，”韩峰眼珠一转，问，“他去世后，他
的电脑与他所做的业务都交由谁管理了？”

“现在是小金在管理。”“我可以去看看
吗？”“公司管理很严格，恐怕你要出示证件，
向有关领导请示后才行。”

“好，我明天再来。”
韩峰随后去了派出所，得到关照的小李

接待了他，并帮他调出了他想要的资料。梁
兴盛，男，四十四岁，老家在兴文镇文江村六
组，二十年前来到H市发展，由小做大，最后
有了一家自己的企业，叫兴盛机械加工有限
责任公司，两周前宣布破产。他有个老婆，
叫唐青霞，但是关系不好，早在六年前就分
居了，他老婆曾提出离婚，但梁兴盛一直没同

意，法院也没有判。他有个儿子梁小童，由他
老婆带，可他老婆五年前就因抑郁成疾，病死
了，梁小童不愿回到梁兴盛身边，进了孤儿
院。梁兴盛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
辈子没进过城，父亲梁大柱，母亲林素华。因
为他母亲先天心脏不好，所以只有梁兴盛这
么一个儿子。父母都已病故。

韩峰看完了，问道：“就只
有这么一点资料？”

小李道：“你还想知道什么
情况？”

“我还想知道，梁小童在哪
个孤儿院，梁兴盛老婆的资料，
梁兴盛的父母亲有多少兄弟姊
妹，和有关他们的资料，另外帮
我查一个叫卢芳的女人。”

小李吐吐舌头：“我的妈
呀，你要调查他祖宗十八代
啊？”“不错，我就要查他祖宗
十八代。”小李看韩峰要走，问：

“对了，你和冷处什么关系？他
特意嘱咐要全力帮你。”韩峰似

笑非笑道：“我玩弄过他。”看着韩峰的背影，
小李大惑不解，重复道：“玩弄过他？”

韩峰没有吃午饭就急急赶到冷镜寒办
公室。在碰上这种大案时，他们通常中午加
班吃工作餐。韩峰进去，六名骨干正在用
餐，韩峰招呼道：“哟，在吃饭啊？”冷镜寒礼
貌地回应：“哟，来蹭饭啊？”韩峰在冷镜寒身
边坐下：“怎么能这样说呢？我本来就是你们
的一分子。”说着，毫不客气地喊了一份午餐，
反正掏钱的人找到了。冷镜寒问：“你那边有
什么新进展？”“找到那个被车撞死的人了。
是家理财公司的，里面问题很多。”

冷镜寒低声道：“龙佳的工作已经做通
了，你小子可不要乱来。”韩峰白了他一眼，

“我什么时候乱来过？”
冷镜寒道：“吃过饭，我们再讨论。”

一名醉酒司机开夜车造成一场车祸，死者恰好在死前刚刚买过巨额保险，是骗
保？是凶杀？一名普通儿童，一夜之间坐拥价值数十亿的巨额股份，但本人却神秘
失踪，是遭绑架？是被拐卖？看似毫无关联的一连串案件，错综复杂地纠结在一
起，最后引发一场总金额高达2700亿的惊天巨案……

人物
传记

郎朗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青年钢琴家，郎朗对于“竞争”、“赢”、“第
一”、“梦想”、“牺牲”、“坚持”等理念在他成功路上扮演的重要角色作了坦率的陈
述，这种对于成功的热切渴望与破釜沉舟的追求，对于望子成龙的家长、渴望成功
的年轻人，极具启示性和参照性。

21

08

30

河南文艺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中国三峡出版社中国三峡出版社

河
马
河
马

著著

魏
子
魏
子

著著


